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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大地上的

快乐奔跑

这或许是最草根的一群乡村足球爱好者。他们
当中有乡村医生、手机店老板、开大货车的司机，以及
小加工厂的负责人。他们找空地踢野球，自筹经费追
着比赛在国内外观摩“正规军”。草根归草根，他们也
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

当他们中最小的也过了而立之年，当主力队员曾
经结实的腹肌变成了小肚腩，当家庭生活使一些人无
暇踢球时，他们把视线转向了身边的小孩子——从娃
娃抓起，他们在乡村自费开始了这样的尝试。

这就是沧州黄骅市齐家务乡李村足球队和他们
的故事。或许，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思考，足球的另
一种可能。

李村：

“从娃娃抓起”的乡村足球样本 □记者 白 云

从此前采访沧州篮球村葛家
庄，到此次采访李村足球队，我们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特点：这些村庄
的体育项目发展都是从几个人的爱
好，带动了一片。

葛家庄的篮球是北京来的体育
老师教会了葛家庄的刘如岭，刘如
岭当了代课老师后又教会了村小的
孩子们，这些孩子们长大后如同蒲
公英的种子，落地生根，最终把打
篮球的习惯在葛家庄铺展开来。

李村的足球也一样。60 后的
郁崇涛带动了 70 后韩庆宇，韩庆
宇又带动了 80 后王树青，他们现
在一起在做的，则是带动新一代的
娃娃们，接触足球、感受足球的魅
力，从而喜欢上足球。

葛家庄的篮球已经走出了本
村，36 名经过刘如岭培养的篮球
学生通过招生、招工的不同渠道，
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天地，更多的葛
家庄人通过篮球有了丰富的精神世
界。

李村的足球虽然还没有走出村
子，但已经让 30 多个农家孩子有
了带球奔跑的快乐。即便他们的未
来和足球没太大关系，但和足球接
触过的经历至少会拓展他们生活的
宽度。

在一个很多乡村孩子只听过没
摸过甚至没见过的项目和专业上，
我们很难谈行还是不行。农村的孩
子未必没有天赋，缺少的或许只是
机会。

在过去，庄稼汉要想搞点娱
乐，似乎也只有逢年过节娶媳妇赶
庙会。但如今的农村人对于物质以
外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

黄骅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副
局长李文智给记者讲了一个很有趣
的故事：近年来，市政府先后拿出
了 20 万元的经费，给全市 10 个乡
镇的每个村都买了一台音响，他们
局里派了一位专业舞蹈教师尹汝
来，每天下班挨个村子去教授广场
舞。好嘛，尹老师成了村里的“妇
女之友”，走在街上常被“粉丝”
一把薅住好一番唠。有的村子的广
场舞队伍水平相当可以，还去外地
参加过斗舞大赛。

广场舞在城市或许并不新鲜，
在很多乡村，却成了凝聚人精气神
的新焦点。

有着皮毛加工产业的葛家庄和
月饼盒加工产业的李村，人们的生
产生活方式和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
很小，几乎家家大瓦房，户户小汽
车。这一代的新农村人，内心世界
已经完全没有城乡的界线，他们更
愿意把城市里的玩意儿，搬到乡村
的家门口来，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
有味。

富裕起来的乡村大地上，越来
越多的人正在主动寻找精神上的富
足和体验，这样的需求值得我们关
注。体育运动或娱乐方式在农村普
及，关乎的，不仅仅是中国足球、
篮球运动的未来。

文/记者 白 云

练习头部颠球的队员。 周 洋摄

10岁的王吉文正在练习射门。 周 洋摄

王树青正带着孩子们训练。
周 洋摄

支撑他们的支撑他们的，，首先是热爱首先是热爱

8 月 19 日，黄骅市齐家务乡李村中
学。

几个黝黑的汉子穿着拖鞋短裤大背
心，溜溜达达地聚集在这里。

郁崇涛、韩庆宇、代飞、王树青⋯⋯
如果不是挨个儿自我介绍，人们可能很难
将这些三十出头、四十大几的庄户人，和
足球场上的前锋、后卫联系在一起。

李村足球队，成立于 2012 年，是黄
骅市第一支农民足球队，队员主要来自本
村。他们不仅在黄骅市全民运动会上拿过
亚军、季军，多次在民间比赛上获过名
次，还建起了一支有 30 多个娃娃参训的
少年队，闻名当地。

说起足球队的成立，48 岁的郁崇涛
说：“就是喜欢！老踢野球不过瘾，哥儿
几个坐下来一商量，咱成立个足球队吧！
有了队伍后统一了服装，看起来像那么回
事了。”

当然，出了这十里八乡，他们依然默
默无闻。

郁崇涛是本村卫生所医生，年近半
百，身材仍保持得非常好，“都是这些年
踢球练的。”同是李村中学毕业的队员
们，尊称他为大师兄。

曾经，他们都是一群爱踢球的娃娃。
他们的学生时代，20 世纪 80 年代，

学校里就一个足球，哪个班上体育课哪个
班才有机会摸到，更多的时候只能“踢废
弃的篮球胆。革的，踢上去噗噗响，那也
老稀罕了”。

“稀罕”会蔓延。60 后的郁崇涛一拨
人，带动了 70 后的韩庆宇一拨人，韩庆
宇他们，又带动了后来 80 后的代飞、王
树青⋯⋯这些从娃娃时代接触足球的农家
子弟，把足球变成了终身爱好。

如今，李村足球又传到了新一代的00
后。

记者采访的时候，9 岁的刘淞繁就搬
着凳子坐在大人堆里，托着下巴听大人们
说话。他是少年队里最小的队员，也曾经
是王树青们踢球时的观众。“刚开始看他
们大人踢，心就痒痒，回家就跟我妈妈
说，给我买个球吧，自个在家院里踢，还
和同学踢。”

和刘淞繁一样从观众变为球员的，还
有今年 9 岁的王鹏硕。他对足球最初的理
解，就是小伙伴们一起在村里的麦场上撒
欢。跟大人们小时候踢球的记忆几乎一模
一样：没有标线，没有裁判，没有规则，
没有位置⋯⋯

在儿童娱乐项目缺乏的农村，这是一

种挺带劲的游戏。
成人队员说，岂止带劲，简直疯魔。
32 岁的队员王树青，是个手机店老

板。为了便于自己去踢球、看球，他在店
里雇了两个师傅。王树青不但自己看，还
带着他正在培训的小队员去看，管吃管
行，还管买门票。

14岁的李德旭就跟着王树青去天津看
过比赛。他也是最早加入李村少年队的球
员之一，参训已有一年时间。黝黑的小伙
子不爱说话，问多了就回一句，“一天不
踢浑身难受。”

透过足球，一种劲头在往下传。
10岁的少年队球员王吉义，家就住在

学校附近，走路不到 5 分钟。原来每天不
到 8 点不起床，现在 6 点就让家长喊起来
去训练。问他困不困，他使劲摇头，“不
困！不吃苦，踢不进国家队。”

王吉义的梦想是，“以后代表中国踢
进世界杯。”

李村现在的这支少年足球队，分成两
个年龄段训练：一组 21 人，10 个是 14 周
岁的初二学生，11 个是 12-13 周岁的初
一学生，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另一个
组 10 人，全是 9-10 岁的本村小学生。小
学这一组里，还有3个小姑娘。

刘淞繁现在算半个“正规军”，踢
前锋。他说，超喜欢进球的感觉。

王鹏硕踢前卫，“上次训练磕破了皮
我都没哭。”这个壮实的小家伙，想通过
踢球“上电视，让村里人从电视上看我踢
比赛”，想踢进中超，他最喜欢的球员是
郑智。

面对小队员们的热情，王树青感慨起
步有点晚，“十三四岁开训已经过了黄金
期了，不过，总得有个开始。”他特别看
好刘淞繁，跑得快，柔韧性好，他觉得小
家伙能“走得更远”。

这个和职业足球赛事相距甚远的村，
有 5800 多人，有一支成人队，一支少年
队。支撑他们的，是热爱。

从球员找学校从球员找学校，，到学校找球员到学校找球员

8 月，是李村最忙的月份，队员赵健
说，觉都不够睡。村里的变压器总是超负
荷，时不时断电，因为家家户户开足马力
在加工月饼盒。中秋节过完，村里相当一
部分劳动力就解放了。

这种打仗一般的节奏，一旦松弛下
来，村里人总要找点休闲娱乐。

李村足球队踢得热火朝天，感染力逐
渐扩散，附近几个村都有了自己的足球
队，双方时不时来个友谊赛。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队员们要面对生活压力、身体状

况下滑等问题，队员开始出现流失，连昔
日的主力赵健，也长出了小肚腩。

他们把视线转向了身边的小孩子，
“从娃娃抓起”。

可早几年，李村足球的娃娃时代，来
得并不那么顺利。

“再小一点的孩子，没多少喜欢足球
的。整天不是看手机就是玩游戏。”赵健
回忆当时的焦虑。

李村相对富裕，小学生有手机不是什
么新鲜事儿。王鹏硕也有部智能手机，参
加训练前，这可是他形影不离的玩具。

“要不玩嘛呢？”王鹏硕说。
2015 年，郁崇涛、赵健和王树青找

到了李村中学的体育老师杨松祺，商量在
村里的中小学选拔一批苗子免费培训。

可这时他们才发现，这事没想象中那
么容易。

“我一听这事儿，当时就摇头。足球
对抗性强，磕着碰着了，算谁的？现在农
村 孩 子 也 宝 贝 着 呢 ， 家 长 来 了 不 跟 你
急？”杨松祺回忆。

2015 年，王树青找了学校三次，杨
松祺无奈地拒绝了三次。

但就在李村足球为“找不着娃娃”犯愁
的同时，黄骅市民间足球之风却愈刮愈烈。

黄骅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李
文智介绍，40万人口的黄骅市，每年全民
运动会要组织 24 个大项的比赛项目，其
中足球比赛的报名队伍，总能保持在 20-
40 支之间。“从城市到农村，足球项目都
很活跃，办起运动会来要分机关、企业和
基层三个组别，其中基层指的是 10 个乡
镇，成型的足球队也有五六支。”

也正是 2015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
了《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
意见》。李文智和体育科科长胡永山为此
专门到校园足球搞得好的吉林延边考察，
回来后就制定了计划，推广足球进校园。

文件下发到李村中学，杨松祺一下子
有了“尚方宝剑”。他主动张罗了一桌饭，
把王树青、郁崇涛、赵健请来，“建队！这回
是我求着哥儿几个帮忙了。”

李村中学是篮球传统校，杨松祺擅长
教篮球，中学没有专职的足球老师。有热
情有技术的王树青他们，自然是学校首选
的“外援”。

建队谈拢了，但是学校既没有场地，
也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援。学校出了 5 个足
球后，找场地、搞训练都成了王树青他们
的事儿。几个人首先拉来了一笔赞助，给
每个参训的孩子买了一份保险，郁崇涛则
成了队医，负责队员的后勤保障。

娃娃队就这样拉起来了。
“孩子们自愿报名，我们选。”王树青

说，刚开始，只选了 20 来个中学生训
练，每周三、五，下午放学后开展两次。
这边训练，小学的孩子们就好奇地围观，
下次再训练，围观的孩子里，已经有人穿
来了训练鞋和运动服。“这就是感染啊！
后来我想，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
放，干脆招呼有兴趣的孩子们跟着一起
练。爱踢球的娃娃，什么时候也不嫌多。”

王吉义就是被同学刘淞繁喊去参加训
练的。王吉义又带“馋”了双胞胎妹妹王
吉文。小姑娘自己跑到训练场去问教练，
女生能不能踢球？王树青大手一挥，小兄
妹俩就都成了小学队的成员。

如今，兄妹俩都穿着短裤钉鞋，跑起来
虎虎生风，参训才一个来月，王吉义已能熟
练过人。王吉文的一脚射门也力道十足。

“这些孩子，真要能出一两个苗子，
也算我们没白折腾。”王树青说。

路在脚下路在脚下，，但也还远但也还远

从黄石高速进入黄骅市区，会看到一
块巨大的牌子矗立在 205 国道边：常庄足
球场。这在黄骅市并不罕见，截至目前，
黄骅市已有 15 块共享操场，除了市区的 5

块，每一个乡镇各有一块。哪怕是 7 人制
的非标准操场，都铺着人工草皮施划了相
应的标线。

尽管跟附近的县市比已经走在了前
列，但是把专业场地铺到每一所学校还需
要时间。

李德旭左腿上有一道伤疤。队医郁崇
涛当时给他缝了 14 针，“特别心疼。可是
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条件。”

郁崇涛说的条件，指的是李村中学后
面一块并不规整的泥土地，这就是李村少
年队的训练场，东侧场边铁丝网外是一条
臭水沟，沟边满是垃圾。李德旭的腿就是
去捡落入臭水沟的球时，被岸边的玻璃划
破的。

记者到访的前一天，黄骅市刚下过
雨，被雨水冲刷后，这块临时场地露出不
少玻璃碴。

很多训练器材，都是王树青找来的。
好歹有个简易球门，至于球场的边线，就
用砖头放在四个角的位置。

李德旭去看过职业队比赛，回来后一
直很向往能在那样的场地上踢球。“哪怕
是假草皮也行啊，只要没玻璃碴和砖头
块，摔的时候心里也不害怕。”

李村中学没有操场，学生们上体育
课也要在几排平房教室间的红砖场地上
进行。

师资也是乡村足球的短板。
尽管在刘淞繁眼里，教练已经“老厉

害了”，教会了他规则、技巧，但毕竟王
树青们只是踢野球的足球爱好者，平时踢
着玩连裁判都没有。直到跟着职业队河北
信友队一起参训，王树青才发现，就连热
身都是“学问”，“从韧带拉伸到活动关
节，要有很复杂的一套流程，不像我们原
来理解的跑几圈就行⋯⋯”

胡永山介绍，黄骅市固定的足球参与
者在千人以上，全市共有成人球队 13
支。2016 年和 2017 年，市里有两支青少
年队到青岛等地参加比赛。黄骅市近几年
还通过公开招录引入了第一名足球专业的
人才，他也成了 2015 年黄骅市成立的第
一支官方足球队的队长。

李文智到延边考察时，特别留意了延
边中小学足球老师的配比，“能达到体育
老师总数的 42%。”加上当地群众基础
好，人人会两脚，早就形成了“在校老师
教，回家父亲带”的良好局面。

在现有条件下，引导孩子们喜欢足
球，还要明确走向何方。

“像淞繁这样的好苗子，要是没有更
好的平台，就太可惜了。”说这话时，王
树青的视线一直随着刘淞繁的跑动而起
伏。“我们村有好几个在沧州体校练皮划
艇的。这项目和咱庄户人家离得多远啊，
就是人家教练下来挑走的。”

郁崇涛和王树青多次到各职业队的青
训队观摩学习，他们由此想到“定制培
养”，就是希望孩子们的足球之路能走得

“再远一点点”。
这一点，李文智在考察延边足球时也

受到启发。延边教育部门在初中毕业体育
考试中设立了足球科目选项，并出台了足
球特色学校跨区域招生、中考体育免试等
政策，来推广足球运动。

王树青听说很兴奋，“能实现的话，
就太好了。如果练足球没出路，家长不支
持，孩子没兴趣，就很难为中国足球培养
好苗子。”他畅想的未来李村足球之路，
就是将有足球天赋的孩子送入更高一级的
足球训练平台，甚至通过层层推选，将优
秀的队员送到职业队伍中。

这，其实也正是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 描绘的目标：不断扩大社会足
球规模，为职业足球发展奠定扎实的群众
基础和人才基础。

离开李村的时候，王树青、郁崇涛、
赵健带着他们的小队员，向记者挥手告
别，夏日的夕阳投射在他们身上，影子短
短长长。谁又知道这一代娃娃当中，会不
会产生未来中国的梅西呢？


